[image: image1.jpg](A0 : X8 (FEESET) HERSEATSNERE , RRTIEEWNE]



· 810 ·
中华眼科杂志 2017 年11 月第 53 卷第11 期 Chin J Ophthalmol，November 2017, Vol. 53, No. 11

·标准与规范探讨·

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防治专家共识（2017 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及人工晶状体学组

为规范我国白内障围手术期抗感染流程和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的治疗流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及人工晶状体学组先后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白内障术后急性细菌性眼内炎治疗专家共识（2010 年）》[1]及《关于白

内障围手术期预防感染措施规范化的专家建议（2013 年）》[2]。专家共识及专家建议受到各级临床

医师的欢迎，对各级医院规范防治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眼内炎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各级医院医疗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大型眼科机构白内障

摘除手术后急性感染性眼内炎的发病率为0.033%[3]，而中小型眼科机构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急

性感染性眼内炎的发病率高达0.11%[4]，为我国大型眼科机构发病率的3 倍余。相关研究报道，目前

经济发达国家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的发病率为0.012%~0.053%[5-8]，我国整体水平与其尚

有差距。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眼内炎防治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继2007 年第1 次颁布白内障摘

除手术后眼内炎防治指南，2013 年欧洲白内障及屈光手术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taract and Refractive Surgeons，ESCRS）进一步修订了防治指

南，就防治的关键和细节提出了新的指导性意见[9]。结合2013 年ESCRS 指南和最新的国际研究结果，中

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及人工晶状体学组根据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后发生眼内感染的现状和我国的实际医疗情况，经过认真、全面、充分的讨论，对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的防治原则和细节进行了再次修订，以供临床医师参考使用。

一、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治疗共识（一）白内障摘除手术后发生眼内炎时应采取

的措施 1. 必须检查视力、视功能及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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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行眼前节拍照、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及B 超检查，行血白细胞计数、血C 反应蛋白测定等辅助检查。根据裂隙灯显微镜下1 mm×1 mm 视野中前

房炎症细胞的数量，将炎症细胞分为 6 级，即 0、0.5+、1+、2+、3+和4+[10]。

3. 在确诊时必须鉴定致病菌，行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性试验。如果考虑厌氧菌感染，要注意进行

厌氧菌培养。最理想的采集标本应包括前房水（0.1~0.2 ml）和玻璃体液（0.1~0.2 ml），建议使用玻

璃体切割头干切采集玻璃体液。有条件的机构可在细菌培养之外，行细菌特异性PCR 检测。细菌特异性PCR 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大大提高细菌的检出率[9]。

4. 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感染，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1）第1 阶段：仅前房炎症细胞2+，未见前房积脓和玻璃体混浊，须密切观察，必要时可采用前房抗生素灌洗和（或）辅助疗法。（2）第2 阶段：出现前房积脓，B 超检查未见玻璃体混浊，可进行前房抗生素灌洗和玻璃体内注射联合辅助疗法。（3）第 3 阶段：前房积脓合并玻璃体混浊，直接采用玻璃体切除手术和玻璃体内注射联合辅助疗法。在临床实际应用中，每隔4~6 h 观察1 次病情。对于病情进展迅速者，需每隔2 h 观察1 次病情，并根据病情所处阶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

（二）玻璃体切除手术时机

《我国白内障术后急性细菌性眼内炎治疗专家共识（2010 年）》[1]提出，针对处于不同阶段的感染，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当前房积脓合并玻璃体混浊时，须采用玻璃体切除手术和玻璃体内注射联合辅助疗法。该共识对玻璃体切除手术时机进行了详述。当玻璃体出现炎性混浊，患者视力为光感、更差或呈进行性下降时，或者玻璃体内注射无法有效控制病情时，建议采用玻璃体切除手术。对于玻璃体切除手术时机，2013 年ESCRS 建议视力更好的眼内炎患者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认为玻璃体切除手术有利于获得标本并除去大部分细菌，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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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再次手术的需求[9]。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专家认同该观点，认为应更为积极地进行玻璃体切除手术。

（三）玻璃体腔注射药物玻璃体腔注射抗生素是针对疑似病例、早期病

例的治疗方法或在实施玻璃体切除手术前的初期治疗措施，不必连日给药，建议2~3 d 注射1 次。在大多数情况下，玻璃体腔抗生素注射只需1 次即可以控制感染。玻璃体腔注射药物种类与《我国白内障术后急性细菌性眼内炎治疗专家共识（2010

年）》[1]相同，首选10 g/L 万古霉素0.1 ml 和20 g/L 头

孢他啶0.1 ml 联合注射。若患者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过敏，可选用庆大霉素、阿米卡星、丁胺卡那霉素等药物替代。玻璃体腔内还可注射少量糖皮质激素（地塞米松0.4 mg）以减轻炎性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玻璃体切除手术后，抗生素会迅速扩散至视网膜表面，为降低视网膜毒性，须考虑减少抗生

素剂量。硅油和气体填充眼眼内注射时，需要大幅减少药物剂量（建议1/4~1/10 标准剂量）[11]。

（四）全身抗生素使用为减少注射药物向眼外弥散，维持玻璃体腔药

物浓度，重症急性化脓性眼内炎应全身使用与玻璃体内注射药物相同的抗生素治疗。

（五）慢性囊袋性眼内炎慢性囊袋性眼内炎可能出现在白内障摘除手

术后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其表现为一种慢性、隐匿和复发性肉芽肿虹膜睫状体炎。最初局部使用糖皮质激素有效，但药物减量后可复发。临床体征包括大的角膜后沉着物、少量前房积脓、轻度前部玻璃体炎性反应、囊袋内的白色斑块。慢性囊袋性眼内炎通常是由低致病微生物引起，约2/3 情况是由于痤疮丙酸杆菌引起，但表皮葡萄球菌、棒状杆菌属和真菌均有可能。

可疑病例采取前房穿刺并抽取0.1 ml 房水做培养和进行PCR 检测，确定微生物的来源，并给予

万古霉素囊袋灌洗（30 mg/L）。常规口服克拉霉素500 mg/次，2 次/d，2~4 周，并可同时口服莫西沙星（400 mg/次，1 次/d，1 周），若无效可实施手术。

先行玻璃体切除和部分囊袋切除，在保证不影响 IOL 稳定性的前提下，尽量清除白色斑块。术毕根据抗菌谱向玻璃体腔注射抗生素。全身药物治疗（克拉霉素、莫西沙星）时间应延长1 周。如果手术失败，则必须取出 IOL，并进行玻璃体切除术。不建议单纯行玻璃体腔抗生素注射或玻璃体切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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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真菌性眼内炎真菌性眼内炎的发生率逐年升高。Sheng 等[12]

报道在我国真菌性眼内炎的发生率高达 12.7%。考虑真菌感染时，建议玻璃体腔注射两性霉素（5~ 10 μg）或伏立康唑（100 μg）。通常需要反复玻璃体腔注射，次数和间隔无固定标准，可根据临床反应情况而定。需要同时进行全身抗真菌治疗，一般推荐使用同种药物进行为期6~12 周的治疗。真菌性眼内炎治疗棘手，通常需要药物治疗联合玻璃体切除手术和IOL 及囊袋取出术。

二、白内障围手术期预防感染共识（一）围手术期局部使用抗生素

《关于白内障围手术期预防感染措施规范化的专家建议（2013 年）》提出围手术期局部滴用抗生素是预防眼内炎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2013 年 ESCRS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抗生素滴眼液接触眼表的时间短，杀菌效果并不确定，建议术毕前房注射抗生素替代术前使用抗生素滴眼液[9]。然而，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围手术期局部抗生素的使用效果，围手术期局部使用抗生素仍应是我国必要的眼内炎预防措施，并建议术前使用氟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等广谱抗生素滴眼液。因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眼内穿透性强，故建议术后最好采用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滴眼液。建议常规术前连续使用1~3 d，每

天4 次。术后建议使用抗生素滴眼液1~2 周，每天 4 次。

（二）结膜囊聚维酮碘（povidone-iodine，PVI）消毒在2013 年ESCRS 指南中，PVI 结膜囊消毒已从

白内障摘除手术的预防措施提升为医疗标准。建议术前使用5%~10%聚维酮碘消毒结膜囊3 min 以上。若为聚维酮碘禁忌证，可使用0.05%水氯己定代替[9]。但是，日本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0.1%~

1.0%聚维酮碘的游离碘浓度更高，故其可产生更快的杀菌作用[13]。参与讨论的专家一致认为PVI 结膜囊消毒是有效的白内障围手术期预防感染的手段，但使用前需关注患者是否存在眼表问题，如角膜上

皮损伤、一定程度干眼等。建议使用浓度为1%或低于5%的PVI 进行结膜囊消毒。

（三）前房抗生素注射研究结果表明术毕前房注射10 g/L 头孢呋辛

0.1 ml 是预防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眼内炎的有效方式，前房注射头孢呋辛可使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眼内炎的发生率下降。西班牙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前房注射头孢呋辛，白内障摘除手术后眼内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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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降15 倍，从0.59%下降至0.039%[14]。另一项美

国研究发现，前房注射头孢呋辛后的眼内炎发生率从0.31%下降至0.014%[15]。2013年ESCRS指南推荐

白内障摘除手术毕前房注射10 g/L 头孢呋辛0.1 ml 作为常规白内障摘除手术流程。在我国，由于缺乏商品化制剂，目前仅少数眼科机构开展前房注射抗生素。参与讨论专家认为鉴于前房注射10 g/L 头孢呋辛0.1 ml 可有效预防白内障摘除手术后发生眼内炎，可考虑在我国逐步推进此项措施。术毕前房注射药物首选10 g/L 头孢呋辛（0.1 ml）；当怀疑

头孢菌素过敏时，可考虑注射1 g/L 莫西沙星0.1 ml

或5 g/L 莫西沙星0.05 ml[16]，也可采用0.1 g/L 万古霉素前房灌洗[8]替代。但应强调的是，在使用较高浓度万古霉素（即10 g/ L 万古霉素0.1 ml）前房注射时，须注意有可能发生出血性梗阻性血管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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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齐鲁杯有奖征文活动

近年来眼科临床医学发展迅猛。在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各专业学组的努力下，新的诊疗共识在疾病的认知、规范治疗及临床系统用药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倡导广大眼科医师重视临床诊疗规范，推进眼科疾病的防治工作，中华医学会中华眼科杂志与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2017 齐鲁杯有奖征文”活动。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为眼科经典复方制剂，适用于对肾上腺皮质激素敏感的眼部疾患及外眼部细菌感染。临床广泛用于眼表感染和炎性反应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同时也适用于慢性前葡萄膜炎，化学性、放射性、灼伤性及异物穿透性角膜损伤及白内障等眼科手术后的炎性反应。

玻璃酸钠、右旋糖酐70 为润滑类人工泪液。其中玻璃酸钠能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连接和伸展，促进角膜创伤治愈，同时具有优越的保水性能，适用于内因外因疾患导致的角结膜上皮损伤。右旋糖苷70 可使角膜上皮修复，保持角膜正常通透性，减轻干燥引起的眼部灼热、刺激感等不适症状。

征文内容：药物治疗各种角膜疾病及角膜损伤修复的临床疗效观察和临床应用经验，结合临床、规范治疗、跟踪进展。征

文要求：（1）内容以临床研究为主，数据真实可靠；（2）撰写格式参照《中华眼科杂志》约稿要求（论著格式）；（3）征文应为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截稿日期：2018 年4 月30 日。征文请发送至《中华眼科杂志》远程稿件管理系统（网址http://zhykzz.yiigle.

com/，点击“在线投稿”，学科方向选择为“齐鲁征文”），具体要求见系统内说明。

活动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以学术水平为主导对论文进行评选，评选结果将在《中华眼科杂志》及全国性眼科学术会议上公布。奖励方法：一等奖2 篇，二等奖5 篇，三等奖5 篇。所有获奖征文的第一作者将获得2017 齐鲁杯有奖征文获奖证书。获奖征文将择优在《中华眼科杂志》发表。

联系人：李斌；联系电话：010-85158241；Email：libin@c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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